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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能

已成为当代中国把握发展主动、塑造竞争优势的

关键变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

能经济新形态”，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

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将AI与电力联动上升为国

家战略。以顶层设计擘画智能发展蓝图，以重大

工程夯实数字经济底座。这步关乎未来的“先手

棋”，中国究竟该如何落子？

算电协同，AI时代基础设施再升级

算电协同是通过数字化与智能调度，实现算

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整合、动态匹配，从

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稳定算力供给，并推动绿

色低碳升级的新型融合发展模式。此次“算电协

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明确列为新基

建工程，标志着这一概念从地方试点、部门政策

正式升格为国家战略部署，本质是一场 AI 时代

的基础设施再升级。

过去 20 年，互联网消耗的主要是带宽、存

储、服务器；数字化时代下，人工智能重塑算力产

业成本，消耗的核心资源变成两个字：电力。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19—2024年，我国数

据中心年度用电量从824亿千瓦时增至1660亿千

瓦时。据相关研究，在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电

力及算力折旧成本合计占比可达 70%左右。到

2030 年，数据中心年度用电量或将达到 3900 亿

千瓦时至8200亿千瓦时。以年用电量30亿千瓦

时的大型数据中心为例，度电成本每降低0.1元，

就可能带来数亿元级别的利润差异。

电够不够用，电价够不够低，已成为人工智

能时代下，各国争夺产业话语权的“胜负手”。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

主任陈昌盛直言，打牢AI发展的底座，首先要打

牢基础设施的底座——

“现在网上有句话，说 AI 的尽头是能源，我

们要用好国家电网体系的优势，进一步实施建设

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和算电协同这样的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从硬件上、技术上，进一步支持提

升大模型能力和算力能力，多路径、多路线布局

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等。”

总结为一句话，抢跑算电协同新未来。

算力底座越筑越牢。截至 2025 年，我国智

能算力规模已超过 1590EFLOPS，建成万卡智算

集群 42 个，算力总规模与智能算力规模双双位

居全球第二。今年2月9日至15日，中国AI模型

调用量达到 4.12 万亿 Token，首次反超美国；16

日至 22 日，平台前十模型的总 Token 消耗约 8.7

万亿，其中中国模型Token消耗量为5.3万亿，算

力出海成为产业新趋势。

电力家底越攒越厚。截至去年底，我国风光

发电合计装机规模18.4亿千瓦，占全球风光发电

总装机近半，全社会用电量中每 10 千瓦时就有

近 4 千瓦时是绿电，为算力中心提供了充足、低

价的绿电供应；电网体系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远

距离输电能力最强、大规模特高压交直流混联的

复杂电力系统，有力支撑了爆发式增长的算力用

电需求；变压器等电力系统核心设备产能在全球

占比约60%，产业规模蓬勃生长。

政策支撑越夯越实。从2023年12月，《关于

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的实施意见》首次提及“算力电力协同”；

到 2024 年 7 月，《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

动计划》和《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提出一系列具体发展举措；再

到去年5月《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

项的通知》印发；直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支

持算电协同发展，政策保障网越织越密。

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曹

鹏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智能经济从技术突破

向产业深度融合、从规模扩张向效能提升的关键

转型阶段。全球 AI 已迈入价值创造期，我国依

托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形成了应用层优

势，正迎来将这一优势转化为算力、算法、平台、

应用全栈竞争力的历史性机遇。

战略落地，算电协同面临多重挑战

当算电协同将西部的“风和光”转化为东部

的“算与智”，中国能源电力竞争力就此立体构

筑，“算力即国力”成为新的时代共识。而从共识

到行动，我国算电协同由顶层设计加速走向落地

实践，机制改革、地方探索与企业创新齐头并进，

共同勾勒出绿色算力的新图景。

截至今年2月，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

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3259 万千瓦，应

用场景涵盖算力中心供电、零碳园区等多种业态。

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成，绿电

市场日趋成熟，2025 年绿电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38.3%，绿证交易量同比增长1.2倍，为算电协同发

展筑牢市场机制根基。通过“东数西算”工程，目

前，我国已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国

家数据中心集群，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引导

大型数据中心向西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聚集。

当下，八大枢纽节点集聚 60%以上的新增算力，

智算规模约占全国总量的 80%。其中，内蒙古

“中国云谷”成效显著，打造全国领先的规模化

“算电融合”示范基地，依托新能源装机全国第一

的绿电优势深化算电协同，智算规模稳居全国首

位；上海已验证跨省算力转移调峰模式，实现 3

分钟跨千里算力迁移，助力电网削峰填谷。

在产业层面，多家企业布局绿电供应、智算

集群建设、配套设备研发等相关业务，上下游产

业链同步发力，共同推进算电协同商业化落地，

适应算力爆发式增长下的电力保障需求。

“2025 年，我们的变压器出口同比增长了

71.4%，工厂订单都排到 2027 年了。”全国政协常

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介绍道。

不过，尽管我国算电协同发展步伐加快，但也

要看到，产业融合仍处于初级阶段，还面临不少短

板与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杨剑宇认为，当前，算力需求

与电力供给存在空间错位。“长三角、京津冀、珠

三角等东部地区算力需求占全国60%以上，但东

部能源占比不到 20%，电力供应对外依存度高，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快速普及，东部地区智算中心

供电配套亟待加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李少平指出，中国算力网络建设已从设施布局向互

联互通纵深迈进，但中部地区存在算力供给不足、

算电协同试点空白等问题，加上西部绿电资源价值

未充分释放，东西部算力调度传输成本高，制约了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效能发挥。

为进一步加强算力电力“双向奔赴”，杨剑宇

建议，一方面，引导“算力跟着电力走”，持续推动

高负载、高能耗的人工智能训练需求向西部地区

转移。另一方面，鼓励“电力跟着算力建”，加快

推进“西电东送”，落实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储能

配套等能力建设；支持东部地区因地制宜加大电

力基础设施投入，就近保障实时性高的人工智能

应用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

始院长连玉明表示，针对算电协同水平不高，数据

中心绿色化转型及与新型电力系统融合不够等问

题，要加快优化国家算力战略布局，构建全国一体、

分类分级、场景驱动的国家算力体系。具体包括，

构建“国家—区域—边缘”三级算力架构，实施精

准功能布局；建立分类引导与统一调度机制，促进

算力资源高效配置；强化关键技术攻关与网络降

费，夯实一体化运营基础；深化算电协同创新与市

场工具应用，推动算力绿色普惠发展。

同频共振，加大电力算力峰谷协同

探索算电协同发展新格局，既是统筹推进

“双碳”目标与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举措，也是跨

越算力产业“能耗拐点”的必然选择。

据全球市场研究机构IDC（国际数据公司）预测，

2025—2028年，我国智能算力将由1037.3EFLOPS增

长至2781.9EFLOPS，年均增速高达38.9%。到2030

年，这一数字最高将达到6649EFLOPS。

“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势必将推动数据中

心电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

司高级专家岳昊分析，以 2019—2024 年为例，我

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为15%，远高于同期

全社会用电量6.4%的增速。

对电力侧而言，局部地区算力负荷密集并网

和规模化聚合加大，将显著提升电力保供和电网

规划增容压力；对算力侧来说，智能算力相较于

通用算力，对电力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表示：

“实际上，电力、算力有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波峰

波谷。这两个波峰波谷要是能够很好协同的话，

算力所需要的能源会被大大优化；很多能源基础

设施的设计，也可能会做重新考虑。”

在岳昊看来，协同电力、算力波峰波谷，眼下

业内还需要加强算电基础设施协同规划、完善算

电协同新基建规划建设标准、提高算力中心绿电

消费占比、创新算电协同交易机制。其中，加强

新能源与算力设施协同规划布局，要充分利用西

部地区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区位优势建设非实时算

力中心，引导国家枢纽节点优先对接大型风光基

地，实现“就地发电、就地计算”，形成“以新促新”

产业新生态。同时，加强地方政府、算力企业、电

力企业等多方沟通协作，根据算力发展规模、类

型，做好算电基础设施协同规划。此外，针对不

同类型算力中心的业务特性、电压等级、供电可

靠性要求等实际情况，要分类完善能源供给规划

建设标准。推动算力中心能源规划建设从“一刀

切”转向“因需定供”。

“通过供需精准匹配，既避免因标准过高或

规划超前导致的电力设施资源闲置，又确保供电

方案切实满足算力业务对连续稳定运行与高电

能质量的刚性需求。”岳昊强调。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智部主任助理

吴立强同样表示，“从算电协同新基建的终端看，

拥有稳定电力资源的能源企业，具备向算力服务商

转型的天然优势；而掌握电网调度自动化、电力AI

大模型等核心技术的企业，将成为算电协同的‘神

经中枢’，具备极高的技术壁垒和不可替代性。”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张一认为，在算电协同新模式下，通过拉动储

能、智能电网、数据中心、绿电运营等大量相关产

业联动发展，将形成至少万亿规模的市场增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算电协同”概念首次亮相

全国两会后，3月6日A股市场已闻风而动，相关概

念股快速走强，中国能建、豫能控股等纷纷涨停。

“‘算电协同’新基建的落地，将重塑资本市

场能源与科技板块估值逻辑。”张一研判，传统

电力企业若涉足算力基础设施，其估值逻辑将

从低市盈率的“公用事业”向高市盈率的“科技

成长”切换；锁定低成本绿电、PUE（电能利用效

率）值极低的数据中心运营商，也将在 ESG 理念

下获取更高溢价，且抗风险能力更强。

“十五五”大幕启帷，这场交融“瓦特”与“比特”的

生产力变革正加速成势。 （来源：《中国电力报》）

“十五五”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能源转型新跃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

能经济新形态”，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

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这为经济社

会新跃升带来无尽想象空间和坚实有力的

支撑。

将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与最近两件事

放在一起看更能体会中国优势。

第一件，广东、江苏等地的电力设备

制造企业，生产线全线满产。随着全球算

力需求快速增长，各国都在扩建数据中

心，我国电力设备海外订单更是井喷式增

长，恰应了投资界的说法——“AI 的尽头

是电力”。

第二件，今年2月9日到15日，中国AI

模型的调用量达到 4.12 万亿 Token，首次

反超美国。这是因为，全球开发者发现，用

中国模型跑任务比用美国模型便宜不少。

可以预见，未来 AI 对电力的需求将是

爆炸式的。Token 出海的本质，就是把电

力变成算力，再把算力变成智能。谁的电

便宜、谁的电稳、谁的电网调得快，谁就握

着AI时代的成本底牌。所以，网上又流传

一句话，叫“电力的尽头是中国”。

事实上，在 AI 发展支撑力上，美国与

中国相比存在差距。从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看，美国电网被割裂为东部、西部和得州三

大几乎互不相联的独立系统，常常是“有电

送不出、缺电调不来”，稳定性、负荷能力和

基建速度全面跟不上。

3 月 4 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坚在接受采访时，谈及美国电网时

认为，美国若要建电厂，要从最基础的变压

器起步，“变压器的制造业都在中国”，所以

那些科技巨头们已经急了。微软因为电网

接入延迟，被迫自建燃气轮机发电；谷歌和

核电企业签下了规模巨大的购电协议……

如果电还不够用，那就只能“苦一苦百

姓”。密歇根州、弗吉尼亚州区域电网运营

商宣布，其服务区域内 6700 万美国民众

2026年的电费将上涨20%至30%。

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能源体系，没人愿

意为长期投入买单。电不够就涨价，涨到你

用不起，需求自然降了。这种单纯的“资本逻

辑”，结果就会对其人民不友好。

中国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先看一个数字：2025年，中国全社会用

电量突破 10 万亿千瓦时，全球第一，是美

国两倍还多；7 月、8 月连续两个月用电量

首次破万亿千瓦时，创世界纪录。既没限

电，也没涨价。

中国凭什么能做到？

把电当作公共产品，突出“普惠”二

字。46 条特高压工程架起“西电东送”“北

电南供”的大通道。“东数西算”让数据中心

直接建在绿电富集的地方，西部的风和光

变成算力，再顺着光缆走向世界。与此同

时，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先进核电机组、重

型燃气轮机接连突破，电力家底越攒越厚。

这背后真正厉害的，不只是某一条线

路、某一座电站，而是一套能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美国不是不知道电网该升级，

而是市场上谁都不愿意掏这个钱、等这个

回报周期。

中国坚持适度超前发展，还没缺电，就

先把线路架好、把电站建好，以备不时之需；

坚持全国一盘棋，促进资源的优化整合。

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把目光投

向了能源安全领域。大家关注的不只是眼

前紧不紧张，而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怎么持

续够用。

上个月，国家电网宣布，“十五五”期间固

定资产投资预计达4万亿元，较“十四五”时期

增长40%。当别人还在为今天的电发愁的时

候，我们已经在下先手棋，为能源高质量发展

铺路。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公众号）

“绿色燃料”首次亮相政府工作报告，与氢能并列，成为“十

五五”开局之年国家要培育的新增长点。

能源绿色转型的“非电答案”

所谓绿色燃料，并非单一品种，而是以绿氢、绿氨、绿色甲醇

为核心，覆盖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生物沼气等的燃料大家族。

与传统化石能源不同，绿色燃料具有低碳、可持续的特征，并能直

接应用于重工业、远洋航运、长途重载运输等难以实现全面电气化

的领域，是能源绿色转型的“非电答案”。

“绿色燃料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其发展将进

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以

下简称“氢能促进会”）会长魏锁表示，作为能源领域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载体，绿色氢氨醇产业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保障

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

当前，中国绿色燃料产业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氢能促

进会数据库显示，全国绿色甲醇项目共计 247 个（含联产），已

披露产能合计 6486.05 万吨；全国绿氨项目共计 122 个（含联

产），已披露产能合计2570.05万吨；全国SAF项目共计49个（含

联产），产能合计近 800 万吨。从应用来看，绿色甲醇、生物柴

油可替代部分交通领域燃油；绿氨适配工业、煤电掺烧、航运燃

料需求；可持续航空燃料（SAF）已在部分航线试点，为航空领

域替代积累经验。

魏锁预测，到“十五五”末，我国绿色氢氨醇领域相关技术和

装备将具备较高成熟度和可靠性，并形成一批商业可行的发展

模式，交通、工业、能源领域绿色氢氨醇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

预计到2030年，我国绿色氢氨醇项目建成产能将突破300万

吨/年（氢当量），绿色氢氨醇年需求量将达到100万～200万吨/年

（氢当量），绿色氢氨醇产业链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

魏锁同时强调，当前，绿色氢氨醇与传统产品相比，成本竞

争力较弱。欧盟、日本、韩国等具有“绿色溢价”的海外市场对绿

色氢氨醇需求比较旺盛。中国对绿色氢氨醇需求仍处于起步发

展阶段，其环境价值尚未得到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

氢氨醇产业规模化发展进程，容易形成“高规划、低落地”的发展

困局。“经济性不足是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瓶颈”，魏锁说。

以甲醇的制作成本分析。当煤炭价格为850元/吨时，煤制

甲醇（简称“灰色甲醇”）成本约为 2000～2300 元/吨；生物质原

料 750 元/吨时，生物质甲醇成本约为 3400～3600 元/吨；当绿

氢原料成本为 15 元/公斤时，电制甲醇（绿色甲醇）成本约为

3500～3700元/吨。

氢能促进会秘书长张宇表示，如果绿电价格降至0.10元/千瓦时

左右，利用绿电制氢再合成甲醇、合成氨，价格优势明显。

就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隆基绿能董事长、总

经理钟宝申指出，要进一步拓宽应用场景，通过“碳控+补贴”倒逼

高耗能行业替代，在工业、交通、电力领域设定绿氢氨最低使用比

例，构建刚性内需体系。

“绿色不赚钱，产业难走远”

“国家低碳转型基金的设立，将为绿色燃料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

发、示范项目落地提供资金保障。”张宇指出，绿色氢氨醇产业具有产业链条

长、覆盖领域广、带动效应强的特征，是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关键一环。具体来看，在产业链上游，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将直接

拉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并为电解槽等高端装备制造业

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进而推动技术迭代和成本降低，形成“市场扩容—技术

迭代—竞争力提升”的正向循环。张宇建议，加快构建绿色氢氨醇认证体系，

将经过认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开发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纳入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盘活企业“碳资产”。

记者注意到，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聚焦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提出

了不少“金点子”：

——要强化氢能高速示范顶层设计，适度超前布局基础设施，推动全链

条协同，形成可复制的产业生态。

——完善电氢耦合机制，首先要保障绿氢项目配套风光的上网电量比

例，明确并显著提高其消纳指标。加快绿氢认证与碳交易市场的衔接，使绿

氢的减碳价值通过市场化手段转化为经济收益。

——加速培育国内绿色市场，让绿色燃料从“实验室的盆景”变成“田野

里的风景”。

“绿色不赚钱，产业难走远。”多位代表委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代表委

员们建议，应对绿色氢氨醇给予出口退税支持，单独赋码、分类管理，区分绿

色与灰色产品的财税政策，以助力中国企业抢占全球绿色燃料市场先机。

上述专家、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从政策定调走向产业实践，从技术突破

迈向规模落地，随着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绿色氢氨醇产业也必将成为我

国能源安全的“稳定器”、绿色转型的“加速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实

现“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来源：中国能源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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